
湖北某高校大三学生张涵、王鑫、李燕没想到，因为想
兼职挣钱，最后闹上了仲裁庭。

2023年4月，此3人陆续与武汉起飞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起飞传媒”）签约，成了该公司的主播。合同
约定，双方发生纠纷如果协商不成，将通过仲裁方式解
决。直播一个多月后，3人索要保底薪酬时吃了闭门羹。
感觉不对劲，她们向公司提出解约。双方沟通未果，起飞
传媒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每人支付7万元违
约金、5000元律师费以及全部仲裁费用。历经周折，今年
7月，双方达成和解。

这几名大学生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上以“大学生”“主播”为关键词检索到2023年公开的
多份裁判文书，11份判决书中，原告是直播公司，被告是
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10份文书显示，法
院判定大学生需支付4000元到15万元不等的违约金。

这些大学生为何兼职当主播？又为何遭遇高额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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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底费、签约费暗藏玄机

大学生兼职做主播 小心“签约坑”

提起与起飞传媒法定代表人李某沟通签
约时的情景，3人对当时李某开出的诱人薪
资记忆犹新。

“前3个月，每个月5000元保底，另外
还有5000元签约费。除了保底收入，还有
打赏提成。”张涵记得，李某当时说，“不管
干成什么样，5000元保底都能拿到”。

李某不认可这个说法。他告诉记者，自
己不负责招聘主播。据他了解，公司与大学
生是合作关系，公司要么提供签约费，要么
提供保底，不会都给。

对于工作内容，李燕说，当时公司人员
要求她们每天直播5个小时，在抖音上和网
友聊天。

这3人中，只有李燕在抖音上有1000多
名粉丝，对直播有一定了解，她有些担心完
不成任务，“每天都要播，不能断。我白天
还有课，怕没时间”。

对于李燕的担忧，李某告诉她，可以晚
上没课的时候播。

“公司有团队‘包装’我们。”虽然没有
直播经验，但张涵觉得有公司培养，自己一
定行。

利用课余时间兼职，还能拿5000元保
底，3人决定签约。拿到手的电子合同共11
页，最后一页是“合作协议项下实际投入支
出确认单”。上面显示，每人的签约费是3.5
万元。

“为什么签约费变成了3.5万元？”李燕
当即问李某。“他当时说，我的签约费是
5000元，剩下的3万元是以后培养我或者租
房直播的费用。我当时想，我的长相不算特
别出众，也没什么才艺，怎么可能有这么高
的签约费？”李燕回忆，“听到他当时说实际
上只有5000元时，我感到还比较合理，就
放下了戒心”。

听到李某的解释，王鑫也觉得合理，
“自己的能力摆在这里，就值5000元”。

李某告诉她们，签约费到账后，需要以
现金形式返还 3 万元给他。“公司会租房
子，这笔钱他出了，走的是他个人‘私
账’。”张涵说，这是李某当时给出的理由。

李燕没多想，“他说要现金，我还以为
是为了少缴点税”。

既然要收回3万元，为什么不能转账而
只要现金？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李某
没有正面回答。

在“法大大”第三方电子合同平台，她
们与起飞传媒签了约。签约后，3人称，收
到起飞传媒转来的3.5万元。根据王鑫、李
燕提供的交易截图，记者看到，确有3.5万
元进账。交易备注均有“签约费－起飞传
媒－李某”字样。

钱到账后，3人按照之前的沟通，由自己
或委托同学取现给李某。她们提供的交易截图
显示，均有取现或转出3万元给李某的记录。

5000元保底费吸引大学生签约

按照约定，李燕3人用个人抖音号进了
起飞传媒“公会”（“公会”是直播平台为
便于经纪人或公司管理旗下主播的收入和运
营，为其开设的管理性质账号——记者
注）。几人提供的“公会”合作详情页面截
图显示，“保底收入5000元／月”。

直播了一段时间，起飞传媒运营约谈了
她们。

张涵感觉运营在“挑刺”：“我当天播够
时长了，（他们）说我播的内容不行。我把
内容播好了，又说我没找‘大哥’要打赏。
我要打赏了，又说内容不达标。”

李燕说，运营经常拿她和成熟主播比，
比如，“你看看人家直播一晚上赚几千、几
万，你看你一天的流水怎么这么少”。

李某不认为这是“挑刺”，而是公司对
主播的帮助。他说，公司运营会根据直播情
况与主播一起复盘，针对直播出现的问题给
出建议。但张涵认为，有些建议很难实现，

“他让我搞‘擦边’，我拒绝了”。李燕也认
为，公司并没有提什么实用建议。

她们的直播间每次观看人数只有十几
人，其中还包括被拉进直播间作为“气氛
组”的同学、朋友。打赏收入更是少得可
怜。记者从李燕提供的收入账单截图看到，
她单场直播多的时候能收入100元，少的时

候只有3分钱。签约一个多月以来，她的打
赏收入总计515.26元。

直播一个多月后，几人索要5000元保
底时，却吃了闭门羹。

“我和张涵没有完成每天5小时的直播
任务，但王鑫实打实播完了，也拿不到保
底。”李燕说。

王鑫记得，当时李某给出的理由是
“直播时长不足”。她说，自己完成了每天
5 小时的任务，但按照李某的说法，从晚
上 10 点播到第二天凌晨 3 点，不算播满 5
小时，要在1天内连续播5小时才算。“但
是签约时他并没有跟我们说清楚，第一个
月我们要播完的时候，他才跟我们说这
些”。

李某告诉记者，这种算法是抖音平台给
出的规则，“我们是按照抖音官方后台（规
则）去计算每天的时长、每个月的时长，不
是说我们想怎么算就怎么算”。

记者拨通了抖音客服电话，客服称，平
台没有对时长作出过规定，具体要看“公
会”要求。翻阅几个人的合同，在“直播及
短视频任务要求”项下，提到“每月直播天
数大于26天，每月不低于130小时”，没有

“每天5小时的直播任务”要求，也没有“1
天内连续播5小时”的规定。

门槛一道道，想拿保底不容易

除了仲裁，一些直播公司直接起诉
大学生，索赔违约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记者看到，一些大学生因为学业压力
等原因断播，进而被公司起诉。

2021年 11月，大学生秦某与上海一家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成为该公司一名
主播。因学校课程考试安排、出入规定等
限制，秦某常有未完成直播任务的情形。
多次催告无果，公司将秦某告上法庭。广
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经原告多番催促，被告仍未能按照合同规
定的直播时长及直播天数完成直播，其行
为已构成违约。根据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
以及利益平衡，酌定被告应支付违约金15
万元。

同样因为学业任务较重，大学生舒某
也因断播被公司起诉。2021年 10月，舒某
与青岛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不久
后，舒某因要完成课程任务，单方停止直
播，后公司将其起诉至法院。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认
定一致，即舒某未经公司同意自行停播，
已违反合同约定，裁定支付违约金3万元。

类似的案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还有
不少。李欣怡是张涵的辅导员，她告诉记
者，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很重，白天几乎很
难有大块时间直播，只能晚上直播，这必
然会影响第二天上课，很难长期坚持。“我
发现她在做直播，赶紧跟她说想办法解
约，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

实际上，大学生想通过兼职当主播赚
生活费并非易事。

一名某直播平台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若主播加入“公会”，按照主流的
打赏分成比例，一般是平台抽取50%，剩
下的50%由公会和主播协商分配。常见的
分配比例是公会抽取10%-20%，主播获得
30%-40%。按这个比例计算，如果主播想
分得5000元的打赏，一个月要有1.5万元以
上的礼物流水。礼物流水超过公司的既定
目标，公司自然愿意将钱付给主播，这样
主播下个月能继续为公司赚钱。如果没完

成流水任务，公司就会找各种理由不发或
者少发保底。

今年5月，曹洋与浙江某传媒公司签
约，成为该公司的一名主播。据曹洋介
绍，这家公司的签约主播多数是在校大学
生或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去年刚毕业的她对薪资待遇比较满
意：前两个月每个月有7000元保底，第三
个月开始调整为分成收益模式。工作内容
是，每月直播天数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
时长不低于6小时。她提供给记者的合同
中，对直播时长进行了界定：符合甲方直
播内容要求的直播时长，方可确认为有效
直播时长。

直播一个多月，在发保底之前，公司
工作人员告诉曹洋，她有多次直播为无效
直播，要扣保底收入1000元。曹洋觉得这
种判定很主观。有一次，她离6小时直播任
务就差1秒钟，也被认定为无效直播，因为
时长不够。

这位直播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
效直播时长是将观看人数、互动人数、打
赏金额等纳入统计。每家公司对于有效直
播时长的界定不同，业内没有统一标准。

一些大学生在签约时能拿到一笔签约
费，但在武汉鲸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袁正宇看来，这会带来一定风险。
他说，签约费本身不是坏事，可以帮助公
司吸引优质主播。一般情况下，签约费是
给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播，但现在很多“素
人”（即普通人）也能拿到。“业内人士都
知道，这就是‘割韭菜’，给你签约费，可
能是为了收解约费。”

武汉立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人事经理
魏聪称，“行业内对签约费诟病较多，一些
公司因为签约费和主播产生纠纷，甚至闹
上法庭，我们现在不搞签约费那一套了。”
曾从事直播招聘业务的湖北前包人力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方先生也说，“签约
费问题太多，我们现在都不做这种招聘
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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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大学生积极拥抱
互联网，通过直播展示才艺、推介校园文化、进行
创业和公益助农等，让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园
生活和敢试敢闯的年轻活力。但日前有媒体调查
发现，有些学生在教室或寝室不分时段直播，影响
他人正常学习生活；有些学生为了做直播，陷入经
纪公司、培训公司骗局，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人
打着“学生”名号直播引流带货，甚至为求流量打
擦边球直播低俗内容。

在直播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大学生参
与到直播中来，或出于纯粹的“尝鲜”和兴趣爱好，
或为了展示个人才艺，抑或是确实有相关创业、就
业的需求，这些都可以理解，不必戴着有色眼镜来
审视。

但是大学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尤其是
在教室或寝室这样的公共空间里直播，需要把握
好边界，绝不能仅凭个人喜好行事。一方面，大学
生可以“试水”直播，但必须做好直播与学业之间
的平衡。毕竟，作为学生，主业还是学业，若一门
心思扑在直播上，很可能得不偿失。比如，有调查
显示，在直播时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稳定的推流，每
个月至少要开播20天，每次开播不得低于2个小
时，甚至最好大于2个小时。并且这些只是基础
要求，想要流量更好还得再加场次和时长。所以，
避免因为参与直播而耽误学业，应该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大学生直播一般多在教室、宿舍等
校园空间中进行，在直播过程中如何不对他人和
正常的校园秩序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同样很重
要。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就打开摄像头直播的
做法，应该得到规范。

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生个人需要注
意，还有必要纳入高校管理的优化当中。比如，当
前直播经济的兴起已是大的社会趋势。对于大学
生直播，高校可以开设专门的指导课程，从技术、
理念等各方面给有兴趣的大学生提供必要的引
导，既让他们少走弯路，也对参与直播多一些理
性，少一些盲从。同时，还应该完善相应的大学校
园直播规范。比如，课堂到底能不能直播，在宿舍
内直播应该把握好哪些边界，都不妨通过明确的
规范，给大学生清晰的参考标准，减少因此而带来
的争议和摩擦。

另外，针对大学生直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
规范的乃至打擦边球的行为，平台也应该在流量
分发机制、内容审核等方面，加强导向把关，不能
传递和放纵“怎么有流量就可以怎么来”的畸形直
播思维，真正为大学生直播提供更多的正向激励。

当直播的“风”吹进大学校园，从大学生到高
校管理方再到平台，都应该对此有相应的准备和
应对，拿捏好边界和尺度，确保大学生参与直播和
保障学业之间的平衡、直播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兼
容，以实现趋利避害。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大学生直播应“有所不为”
朱昌俊

由于没有拿到保底，加之学校辅导员
劝她们及早解约，于是李燕等人找到李某
要求解约。

李某同意解约，但须每人支付3.5万元
违约金，包括5000元签约费、租房成本、
公司损失。

“我们已经把3万元现金给你了，怎么
还让我们退这么多？”李燕当场问李某。李
某告诉她们，如果按照违约条款，每人最
低需要赔10倍签约费，也就是35万元，看
她们是学生，只要回签约时公司支付的3.5
万元，其他损失不计较了。

李某为她们租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月
租金4500元左右。提出解约时，她们刚入
住1个多月。“如果是押一付三，房东最多
会让公司付两个多月的房租，也就是每人
3000多元。加上5000元签约费，我们每个
人花了公司8000多元，跟我们要3.5万太多
了。”李燕说。

看着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李燕3人妥协
了。她们与起飞传媒签了和解协议，分3期
向李某支付3.5万元违约金。

为了筹钱，李燕、王鑫去年暑假没有
回家，在学校附近的餐馆“端盘子挣了
9000元”。

然而，3人“越想越委屈”，并没有按
和解协议约定的还款日期支付违约金。

没拿到违约金的李某时不时发消息催
促。“今天我跟你要身份证地址，先寄律师
函，然后就直接安排法务起诉了。”“不想
调解，那我就费点事，我大不了起诉。”在
李燕与李某的微信聊天截图中，记者看到
了多条催要违约金的消息。

今年三、四月间，李燕3人陆续收到武
汉仲裁委员会寄来的李某提交的仲裁申请
书副本。起飞传媒主张，每人须赔偿7万元
违约金，外加5000元律师费和全部仲裁费。

7月17日，在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斡
旋下，3人与起飞传媒达成和解。

“我们违约是事实，仲裁员说，开庭的
话，我们大概率也得赔，可能赔更多。”李
燕说，和解的条件是每人分14期向李某支
付1.4万元违约金。

当天下午，起飞传媒还有一场仲裁，
另一方当事人是湖北某职业学院学生王
佳。她没来现场，而是委托湖北尊而光
（洪山） 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亚琴全权代
理。

赵亚琴听了张涵等3名学生的遭遇后表
示，王佳与她们的情况基本一致。“王佳的
合同也是写明了3.5万元签约费，被公司要
回了3万元现金。后来她因为各种原因解
约，被公司索赔前期投入的钱。”最终，王
佳与起飞传媒达成了和解。

协商解约遭遇高额索赔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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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直播间想赚生活费的大学生，却因合同
纠纷“被套牢”，成了法庭上的被告或仲裁庭的
当事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长期关注新就
业形态问题。他认为，这些直播公司诉讼或提起
仲裁的依据是他们与主播签订合同中的违约条
款。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双方
签订的通常是格式合同，不允许修改或协商。大
学生主播在合同条款方面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
且缺乏法律风险意识。这可能带来一系列不利后
果，比如合同条款不公平，主播一方承担过多的
风险和责任。

西南大学法律（法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
究生张牟昊，目前在重庆巴渝律师事务所实习。
4个月来，有100多人找他审查合同，多数是在
校生或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他告诉记者，这些合同有一些共同之处：第
一，合同里会注明双方是合作关系；第二，合作
时间一般比较长，短则半年，长则3年；第三，
弱化公司违约责任，强化主播违约责任，注明高
额违约金。

今年7月，湖北某高校3名学生与武汉起飞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解约闹上了仲裁庭。翻阅几
人签订的合同，班小辉指出，几人签订的是合作
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合作关系下主播无法享受
到劳动合同相关保护，纠纷解决主要依据民事合
同规则。

在合作时间方面，这几名大学生与公司的合
作期限均为3年，每月直播天数需大于26天，每
月不低于130小时，平均每天5小时。

最低3年的合作期足以将双方绑在一起。按
照合同约定，当月累计7天未开播视为停播，停
播就是违约。

在争议解决方面，这几份合同均注明如果协
商不成，应通过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

赵亚琴说，仲裁是一裁终结，不会像法院诉
讼会经历一审、二审程序。商事仲裁具有保密、
快速、程序简单的特点。对公司而言，仲裁结果
不会对外公开，有利于保护公司声誉。“但对主
播不‘友好’，因为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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